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棺 

    冰冷的水泥地面上，有個木架，顫巍巍地支撐著一個檜木盒。一旁的人們

正圍著它，茫然地緩緩朝同一方向踱步著。 

 

    「…※＆菩……＊＆無」他們嘴上念念有詞，加上一旁蜿蜒上浮，時不時

被歪曲樂聲摧折的煙霧，令這場景添上了些詭譎。 

 

    鈴鈴！鈴！身穿橘黃色長袍的男子晃動手上的搖鈴並緩緩說道：「過橋喔

——」接著，跟在其身後的人便跟著說相同的話，搖鈴聲也再次響起…… 

 

    ……鈴─鈴──！ 

 

    「！」震耳欲聾的鬧鈴聲把我的意識用力的拽了出來。 

    「又是這樣的夢？」 

    「五點…三十四分？」我迷糊的看著鬧鈴上那奇怪的時間，哪會有人設定

這種死人時間的鬧鐘，我吃力地想要想起些什麼，不過一團黑壓壓的睡意卻席

捲而來…… 

 

    小時候，我常常會做一些奇怪的夢，我偶爾會夢到朋友或一些根本不認識

的人，失魂落魄地看著張照片，然後無神地傻笑著。有時，還會看到時鐘，上

面的指針歪歪扭扭的，不過卻還是準確地指在盤面周圍的小點上。 

 

    「為什麼？為什麼？」不停地有這樣的語句夾雜在啜泣聲中。當我醒來之

際，偶爾會傳來：謝謝你……。但是在起床後，我不見得會記得甚麼。 

 

    就這樣，我昏昏沉沉的又睡了一個多小時。接著，我便起床洗漱準備出

門，踏著有一拍沒一拍的腳步走進浴室，「...-- ....-」今天的燈好像有點昏黃，

斷斷續續的閃著。 

 

    穿上掛在門邊的黑色牛仔外套後，準備就緒，出門。 

 

    今天的天氣有點太過份的好了，太陽就這樣惱人地掛在萬里無雲的天空

中。 

    鈴─鈴──！還沒等我對這天氣嘆氣，一通電話打了過來：「老闆，有個

客戶，臨時想找您談談。」電話那頭傳來新工讀生有些膽怯的聲音。 

    「談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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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說他臨時想改訂單，但是得找您來。」我就知道今天不是什麼好日

子，看了看手機上的農民曆：宜安葬，有股不悅的心情油然而生。 

    當我正準備穿越馬路時，前方有個粉色背影，頓時暗了幾分，接著，腦海

中便浮現一個畫面…… 

 

    ……身穿粉色大衣的金髮女士，倒在書櫃前，絲毫不動。原本還粉嫩的大

衣，染上了幾朵紅豔，她的髮絲，浸潤在滿地的鮮紅之中，而她的雙手呈抱胸

的姿態，眼神望向某個角落。畫面的右下角，有個被撬開的櫃子，裏頭空空如

也，當時的時間…… 

 

    「看來，快走了呢。」我心中暗自飄過這個想法。 

    「至少還能撈一筆生意。」我偷偷地往她的大衣口袋塞進一張名片：帝御

壽具。 

 

    我常常在無意間，看到別人的，死狀，我不知道是為什麼。 

 

    小學時，我曾夢見鄰居家中正在辦喪禮，靈堂上的照片，是鄰居家的爺

爺。醒來後我沒有多想，一出門便告訴鄰居：「你們家，是不是有人，要走

了。」 

    「你在說什麼？」隔壁的叔叔有些驚訝的看著我，不一會兒便冷冷地拋下

一句：「小孩子不要亂講話。」而我也只能不明所以的點點頭，便去上學了。 

 

    放學後，有台救護車開進我們家旁的巷子裡，其他鄰居們好像說著「回來

了，回來了。」我想湊過去看，不過卻擠不進去。不久，鄰居家就辦了喪事，

爸爸媽媽有去上香，不過沒帶我去，因為我還是小朋友。 

 

    在那之後，我時不時就會夢見類似的事，我也還是會跟同學說，很奇怪

的，他們在那之後也都會接二連三的請假。 

 

    「就是他，就是他說我們家會有死人的。」 

    「一定是因為他詛咒了阿嬤！」 

    「都是你烏鴉嘴啦！」 

    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對我惡言相向，甚至想排擠我，只因為我做的夢，剛

好都對上了他們的遭遇。 

 

    就這樣，我越來越少會跟同學明說我預見的事。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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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你……」我看向我在班上少數的朋友。我們都叫他小敏，他是一個

很怪的人。我已經盯著他的臉看了快兩分鐘，我發現他的臉有點黯淡，五官看

起來很不明顯。 

    「不要說我家會有死人喔，小心我揍你喔。」他帶著有些憤怒的語氣，咬

著牙對我開玩笑，露出他那不可忽視的螢光色牙套。 

    但是，他整個人突然暗了下來，接著，我腦中浮現出了一個畫面…… 

 

    ……打滑的貨車在地面上留下漆黑的劃痕，倒掛在崖邊的護欄上，一旁有

個被撞到的交通標誌牌：機場─500 公尺。不遠處有另一台車，車頭早已從中

央被壓成左右兩半，左前方的車輪也消失無蹤，整台車在一個血塘中冒著黑

煙。 

    幾乎被壓爛的車頭內自然不用說，裡頭只有一把長髮與有些粉紅的組織碎

片，而較完整後座裡，只有一個身體，以ㄥ字型卡在前方的兩個座位之間。他

的手僵直得向前舉著，臉上五官與一旁的組織混在一起，有顆眼珠不見所蹤。

但是，他張大的嘴，露出了我絕對不會認錯的牙套，上面套者螢光綠色的矯正

橡皮筋…… 

 

    「我下禮拜要出國，這次去希臘喔！」他很自信的跟我說。 

    「啊你擺那什麼鬼表情？」 

    「你可以，不要去嗎？」我第一次看到這麼清楚的畫面，不是喪禮，是死

狀。 

    「為什麼？你是不是夢到了什麼？放心啦！讓我來打破你的詛咒！」 

    「……反正就是，很危險，坐車小心一點。」我不敢告訴他我看到的，而

且那甚至不是我夢到的，但我還是希望可以盡可能地暗示他。 

 

    後來，他們真的決定不要出國，還決定找跟往機場是反方向的地方。 

「至少，能避免意外了，對吧？」我有些不肯定的說服自己。 

 

    「坐車時，小心點。」在他要出門前，我還是傳了一封訊息給他，想再提

醒他一次。 

 

    幾個小時後。 

    我一打開家裡的電視就看到新聞標題；「連假第一天酒駕即釀死亡車

禍！」 

    「一輛載滿水泥管的貨車迎面駛來，跨越雙黃線直接往對向的自小客車撞

去，水泥管直接從車斗滑落，小客車也被貨車直接壓扁。」看著那不可置信的

新聞內容，接著聽見現場記者的播報：「記者現在位於鸝山的山道出口前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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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處，可以看到地上有大片的車輪軌跡，還有在那裡有台被壓扁的車子跟掛

在護欄上的貨車頭……」 

 

    「鸝山？他們去麓川宮參拜的路線是不是剛好經過那裡？」想起跟車禍地

點差不多的地方，還有我預見朋友的事故現場，不禁讓我全身皮膚發癢，抓個

不停。 

    而這個緊張的念頭，在不久後就得到了應驗。 

    「小敏出車禍了！」一個訊息冷冷地從手機亮起。 

 

    那時，我才發現不管我做甚麼，都不可能阻止他們的死亡，只要出現在我

的夢裡或被我看見了未來死狀，基本上一隻腳踏已經進棺材了…… 

 

    「當時的經驗對比現在的工作，還真是諷刺！」想著想著，我便抵達店門

口了。 

    「先生請您再等等，老闆一下就來。」那新來的工讀生用有些生硬的口吻

安撫著客人。 

    「歡迎光臨」感應門隨之開啟。 

 

    我看著穿著高定西裝的朱鵬遠，他坐在店裡的沙發上。他想翹起二郎腿，

但肚子上的肥肉讓他顯得略微滑稽，哪怕衣服再高貴，也遮不住他身上庸俗的

氣質。 

 

    「朱鵬遠先生，請問您還有哪裡需要更改？」我帶著服務的微笑，居高臨

下地看著他。 

    朱鵬遠，是市裡數一數二的有錢人，好像是個董事長，至於賣什麼的不重

要，反正就是個好色的混帳老頭。 

    「你有沒有材質更好，更貴的棺木？既然都預定了，我可不想用普通的木

材。」瞧他用一臉付錢就是老大的姿態說著並隨意地看向放在不遠處的訂製棺

材：「我看那個就不錯啊，黑色那個。」 

    「你的眼光還真好，那是黑檀木的，但是不好意思，已經被預定下來

了。」我隨意地敷衍他，同時不停上下打量著這個有些高傲的肥胖男人。在我

看向他眉心之時，我看到…… 

 

    ……面色鐵青的男人側臥在地，有個傾倒的金屬茶杯在他身側打滾，杯中

茶水已滲入赭紅色的地毯中，看起來就像有灘血一般…… 

 

    「或許，金絲楠木更適合你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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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配得上你那張因為氰化物中毒的青色臉孔。我暗自想著，看著他以發亮

的眼神朝我看來。 

    「好，這個好！聽起來高級多了。」果然有錢人的思想還是跳不開這些空

有表面的形容詞。 

    「那就改成用金絲楠木製作。」唉──又浪費了一副好材。 

 

    我一一掃視著地上做好的棺材，那些都是我親手製作而成的，一遍遍地打

磨、上漆，等他們的主人躺進其中。 

    人們在親友去世後為了安慰自己所做的棺材與儀式，美其名就也不過只是

送給亡者的最後一份禮物，在我看來，就只是在世人們的私心罷了。不過，對

於這個棺材，或者說，禮物盒，我倒是對它情有獨鍾。 

    厚重的木材被堅實的釘子在一聲聲捶打下撕裂、撐開，就此封起已故之人

最後留下的唯一能證明自己的軀殼，讓這個禮物盒，永世長存。只是，盒子中

的，永遠都沒資格被稱作禮物。 

 

    我輕撫著玉製成的棺材，在燈光下閃著光芒，這是我做的最完美的一個，

只等著有客人預定它。 

 

    向晚時分，那天空依舊沒有一絲綢緞在其中飄盪，只有一整片殷紅。 

我在隨意地吩咐工讀生做最後的清點與清掃工作後便離開公司。 

    「果然還是沒辦法喜歡上這種天氣。」 

    一走出公司，我就向公司左前方的巷子逕直走去。這條巷子，雖然不是回

家的捷徑，但我想稍微繞路一下。巷子內，鮮少有人在這走動，如此一來，我

就不用沒事還要看到莫名其妙的死人。 

    在我漫步其中，顧盼四周的時候，有個女人快速的從我的身側擠過，我還

沒仔細看清長相，她就離開了我的視線範圍。不過，我還是能感覺到，她好像

有一點特別，說不上哪裡特別，但給我一種微弱的興奮的感覺。她穿著一件酒

紅色的洋裝，從左肩到腰側有一條玫瑰金色的鏈條點綴。 

    但她也只短暫地轉移我的注意力，我也沒再多想，加快腳步快速地走出巷

子。 

 

    相同的畫面再次出現，檜木棺、道士、圍著棺材的人……。 

    「囝孫代代攏足有孝有無？」 

    「有喔！」 

    「囝孫代代出狀元有無？」 

    「有喔！」 

    「囝孫代代攏平安大趁錢有無？」 

    「有喔！」道士與圍在一旁的人，振奮地一來一往地喊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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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往一旁的棺材看去，裏頭有個女人，看不清面部，但是帶給他熟悉

的感覺，她的身型勻稱地像與棺材緊密地接在一起般，合理地展示著與棺材密

不可分地連結。 

    與其說棺材是量身打造的，說她是為了這口棺而誕生的或許更加合適。倏

地，道士手中的搖鈴響起，這個鈴聲，格外刺耳。接著畫面便在轉瞬間跳

轉…… 

 

    ……遍地的玻璃碎片都往同一個方向射出，有個女人倒在水泥地上，下半

身一絲不掛，原本應該是洋裝的裝束，從腰線處被撕扯開來，而在上半身的衣

物也無法倖免，上頭處處可見還未乾涸的體液，黏膩的緩緩流下，在酒紅色的

布料上印上幾抹痕跡。她的頸部與鎖骨上遍布參差不齊的齒痕，她微側著頭，

凌亂的頭髮遮蔽了雙眼。 

    「這時間是想勾引誰啊？」一旁突然出現一個男子的聲音，而且他正緩緩

朝在地上的女人走去。 

    「嗯！！」女人突然從有些恍神的狀態驚醒，有一根大約比手指還粗一圈

的鐵條捅入她的下體。 

    男人握著鐵條，不顧女人不斷扭曲的身體，持續向深處探去，時不時還往

左右扯開，再轉動著鐵條。女人因異物深入而哀號著，不過男人依舊不停手，

臉上更綻開笑靨，似乎很滿足的樣子。 

    握著鐵條的手上，好像帶著一條深紫色的手鍊，上頭的幾顆深色圓珠似乎

刻有幾個金色的字符。在那狂喜的嘴角邊，有個明顯的青紫色印記，延伸至耳

後。 

    此時的地面，早已被從下體處流出的血染成有些混濁的紅棕色，和那被撕

碎的酒紅洋裝有些相似。 

    不久後，男人起身又向女人靠近了些。「要怪就怪你看起來這麼……」他

眼色沉了下來，接著往女人的耳畔吐出幾個氣音「……」 

    說完，他便扯下女人洋裝上的金屬鍊條，緩緩地一圈圈纏在女人的頸部。 

    「……」女人無法出聲，只能微微瞥向男人，應該說是看著後方的門牌：

光明路 5 鄰 34 號。最後，在越發緊收的鏈條纏繞下，她的眼珠微微往上吊了

些…… 

    身旁的手機亮著，昭示著死亡的時間。 

    ──9 月 5 日 5：34。 

 

    「……又做夢了。」我從夢中被扯了出來，煩悶地嘆了一口氣，床單已被

冷汗浸濕。 

    我看了看鬧鐘上的時間，已經到要上班的時間了。 

    我換好了衣服，在鏡子前照了照自己，突然回想起夢中的細節，連忙點開

手機看了看，今天是 9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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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遇到那個女人已經幾近傍晚了，照理來說，在凌晨時就會香消玉殞

了，我卻遇見了她。 

    「那個女的……還活著？」我新奇的回想著一切的細節，這是第一次出現

在自己夢裡卻還活著的人。 

    我扶著鏡面看著深處發散著光亮的瞳孔，低低地笑了笑。 

    「最完美的棺材有客人了。」 

 

    兩周後。 

    「光明路 44 號……這棺材店也太會挑了吧。」一個穿著警服的男子跟著手

機上的導航走著，嘴裡小聲嘀咕著。 

    「終於找到了，請問有人嗎？」警察看著昏暗的店鋪，神明桌正對著大

門，店裡唯一的光源是桌上鮮紅的神明燈，照著地上一具具棺材。 

    我站在黑暗裡看著他轉悠著找人。大白天的，警察來這裡做什麼？ 

    「警察先生來這裡做什麼呢？買棺材？」 

    「！」他嚇得轉過身，還罵了句髒話。 

    看著他滑稽的行為，我憋不住笑：「還以為當警察的膽子都不小呢。」 

    「做什麼呢！我來辦公事的，你就是沈無咎？」他有些惱怒地說道。 

    聽見我的名字，我趕緊收起剛剛對他的嘲弄之意：「是，我就是，請問有

什麼事嗎？」 

    「要買棺材的話，那邊的可不行，那些都是我精心準備的。」我指著他腳

邊的棺材。 

 

    他深吸了口氣：「你認識朱鵬遠嗎？」 

    「朱鵬遠？」 

    「啊！他兩星期前來找過我，跟我修改預定棺材的訂單，有錢人不都這

樣？生前怕死卻又為身後事到處忙碌，就怕自己死後隨意地變成一抔黃土。」 

    「我還推薦他選金絲楠木呢，那可是上等的，畢竟是我親手做的。您要不

要也買一個備用，我算您便宜點。」我盡可能地釋出我所剩不多的善意。 

 

    不過他打斷了我的推銷：「朱鵬遠死了，死在你做的棺材裡，所以暫時將

你列為嫌疑人。」 

    「我？」 

「不可能我賣了菜刀給別人，別人用菜刀殺了人，就說我是兇手吧？」 

 

「你似乎對他的死沒有很意外。」 

「我夢到過他死了，雖然這聽起來很荒唐。」我的確看到了朱鵬遠會死於

氰化物中毒。不過我也沒辦法阻止，畢竟，小敏在我的萬般阻止下，依舊跟家

人一起，死在醉酒的貨車駕駛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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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那個例外。 

 

「別開玩笑了沈先生，現場有關於你的線索，所以現在請你跟我們走一

趟。」 

「欸等等警官先生，能不能讓我上柱香再走？五分鐘就行，你可以盯著我

沒關係，我只要一下子就好。」還沒等到回應，我拿著香就開始點燃。 

警察皺了皺眉，發覺神明桌對著大門，這種擺放的方法肯定觸犯了某種禁

忌：「神明桌這樣擺會招來煞氣吧？」 

我只是笑著回他：「沒關係，反正有些人也滿身煞氣，神明不也沒顯靈嗎？」 

「好了，我們走吧。」 

 

奢華的客廳裝飾著許多珍奇異寶， 牆壁上掛著名畫作，頭頂上的水晶燈閃

爍著光芒，而客廳中央擺著一具半開的棺材， 裡面躺著一個人，雙手交疊， 

面容青紫。 

 

「因為他嘴巴裡含著我的名片所以懷疑我？」 

「我沒看錯的話他是氰化物中毒吧，連他的妻子作案可能性都比我大。」

我隨意指向面容憔悴，呆呆望著棺材裡的女人。 

 

死因診斷出來是氰化物中毒，因為喝下了被投了毒的茶而毒發身亡。 

 

「警官先生，我要怎麼做到在半夜闖進他家，並且殺掉一個比我重上一倍

的人，把棺材放到客廳中間，把人丟進去還不吵醒他的妻子呢？」 

 

突然坐在沙發上的女人開始顫抖，哽咽地呢喃：「他想殺我……他想殺了

我…」 

旁邊的警員以為她是看見了作為嫌疑人的我而感到恐懼，一遍遍地安撫著

她。 

我看著她神色呆滯地樣子，詢問了站在我身旁的警官：「她是……」 

 

    我隱晦地點了點腦子。 

 

「朱鵬遠的妻子患有思覺失調症，雖然她也是嫌疑人之一，但這麼看下

來，你的嫌疑還是最大的。」 

我皺了皺眉頭，被懷疑成兇手，這可不太妙，目前自己是對牢飯還沒有慾

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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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朱夫人走過去，輕輕地挽起了她袖子，露出手底下的瘀青。 

「這裡怎麼了？難不成是抬重物被壓傷？比如……放在客廳中間的棺

材？」 

朱夫人什麼都沒有說，只是望著手上的青紫。 

 

我湊近她的耳邊：「別裝了，再裝就不像了，毒是妳下的吧？我還知道妳

把那些東西藏在了哪裡。」接著我說了幾個地點。 

 

朱夫人眼底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狠戾，但她知道只要自己死咬著不知情，

裝作精神病，把所有推到眼前的人身上就好了，而且那些東西上面也沒有可以

證明是她的特徵，例如指紋之類。 

但她明明已經在朱鵬遠回到家前就放棄了毒殺，最後他卻不知怎麼回事還

是因為氰化物中毒而死。 

 

果然上天都在幫我，那副突然出現的棺材一定是上天的旨意，她忍住扭曲

的惡意，她摩挲著手上的瘀青，這是代價啊，朱鵬遠…… 

 

朱夫人突然伸手掐住我的脖子，力道之大彷彿要將我置於死地，歇斯底里

地喊著：「就是你殺了我老公！是你！」 

旁邊的警察被她突然的舉動嚇住，愣了一秒馬上壓制住朱夫人，驟然得到

氧氣，我不禁咳了起來。 

 

「這麼大的力氣，拖個棺材也做得到吧，咳咳……」 

我看著那個將我帶來的警官：「我說過我有做預知夢的能力，你相信

嗎？」 

我說了一些位置，信不信只能由他了。 

 

最後警方還是找出了氰化物粉末，以及其他不流通於市面，具有強大致死

性的藥物。 

「但這並不能代表東西是夫人的，也可能是你藏匿在案發現場，現在裝作

投名狀透漏給我們。」 

「要購買這些東西總要通過些管道吧？不如查查夫人的交易紀錄，尤其是

她用來治療『思覺失調』的轉帳。」 

 

聽到後面，朱夫人幾乎忍不住顫抖，為什麼？明明就只差最後一步，只要

推在眼前的人身上，她就能帶著朱鵬遠的錢遠走高飛，還能享受著其他人的憐

憫，畢竟一個患病的女人一夜之間無依無靠，放在哪裡都是值得同情的不是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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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一切都被毀了！明明只要他乖乖認罪就行！她掙開周圍人的壓制，

握著一把刀衝向我，卻一下就被卸下刀，雙手反剪在地。 

 

「是我又怎樣！好幾年了，朱鵬遠不是罵就是打，我多想殺了他，他也不

是個好東西，那麼多的小姑娘毀在他手上，就當是我殺了的吧！我也算為民除

害了吧！那名片也是我為了嫁禍才放的！」 

無所謂了，是不是她殺的都無所謂了，也許真的是她精神恍惚間就送朱鵬

遠上西天也說不定，那就當是她為了葬送自己被摧殘的歲月所下的毒手吧。 

 

她痛快淒厲的笑聲迴盪在整間別墅，我錯愕地望向她，沒想到她那麼快就

認罪了。 

看著她被扭送進警車，因為需要做筆錄，我也跟著到了警局。 

 

出來後外面突然下起了雨，天色瞬間暗了下來，我撐著一把黑色的雨傘向

雨幕裡走去…… 

 

我回到了棺材店，越過神明桌，往地下室的方向快步走著。 

 

入眼的是一副玉製的棺槨，裡面躺著一個女人，她身上穿著的還是初次見

面的衣服，酒紅色洋裝，如紅玫瑰一般，身邊是白薔薇簇擁著她。 

其實她本該進火化場了，我卻發現她的身體不像尋常屍身般腐爛，也沒有

味道，也許這是對抗死亡後得到的獎勵。 

 

我靠在棺材旁邊，靜靜地看著她安詳的面容。 

 

或許那真的不是什麼預知的能力，而是詛咒，明明當時在再次遇見她時救

下了她，免於被朱鵬遠虐殺，卻還是敵不過詛咒。 

 

「反正，也只是新奇而已。」 

我早就已經對這種事情麻木了。 

 

沈無咎開始自言自語，其實也不算，只是想對你，看到這裡的你說── 

 

「我所預見的朱鵬遠確實是死於氰化物中毒，但不是他老婆。」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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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她不承認，我也有好幾種辦法逼她認罪，明明可以阻止她老公，卻

還是袖手旁觀看著那些女孩毀在朱鵬遠手裡。」 

 

「可惜她沒出現在我的夢裡。」 

 

「不過──」沈無咎看著你，揚起一個狡黠的笑容：「歡迎你來我的夢裡

做客。」 

 

「──外面的看官。」 


